
《贵妃醉酒》是久负盛名的京剧经典
剧目之一。这出戏剧情很简单：唐明皇李
隆基约贵妃杨玉环在百花亭饮酒赏月，
贵妃满怀喜悦来到百花亭，不料明皇失
约转驾梅妃娘娘处，贵妃失意独饮，借酒
浇愁，以致酒醉失态，怏怏回宫。

一个醉酒之人，本该是呕吐狼藉、东
倒西歪而不美的，但经梅兰芳大师数十
年精心打磨的《贵妃醉酒》却美不胜收 ,

流动的仪仗，精美的服饰，婉转的唱腔，
缤纷的舞蹈，令观众目不暇接、耳不暇
听。一出写醉人醉态的戏，自始至终充满
美的线条和韵律，充分体现了京剧表演
艺术的唯美性特色。

大幕拉开，在 [二黄小开门 ]乐曲声
中，贵妃款步登场，且歌且舞。此时她尚
未饮酒，心却早已“醉”了——— 皇帝即将
来赴她的晚宴，她心情很好。眼看月上中
天，清光流泻，她想起月里嫦娥，想着想
着便觉得自己就是嫦娥，今晚下凡来了；
登上玉石桥，观鸳鸯戏水，赏金鱼穿波，
赏着赏着就觉得那些鸳鸯和金鱼都是为
朝拜自己而来；抬头望长空，长空有雁阵

掠过，她就想那大雁听到她的声音，一定
会飞落花丛，舍不得离她而去。她就这样
行走并陶醉着，不知不觉到了百花亭。委
婉缠绵的 [四平调 ]唱段“海岛冰轮初转
腾”，表达的就是她此时的心境。乍听，觉
得唱词好像有点凌乱，“奴似嫦娥离月
宫。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
宫”，这位“嫦娥”怎么离开“月宫”又落在
了“广寒宫”？她不是高高兴兴去百花亭
赴宴吗，怎么会有“清清冷落”的感觉呢？
仔细体味，恰是这样含义不清的唱词，最
能抒发她自我陶醉的情怀，还真有点朦
胧诗的味道。

正当贵妃沉浸在即将与皇上相聚的
喜悦中时，太监向她禀报，“万岁爷驾转
西宫啦！”这意外的消息对她无疑是沉重
的打击。唐明皇怎么会失约呢？从她兴致
勃勃前往百花亭赶路的情形看，不会是
二人刚闹了什么别扭、皇帝故意要冷落
她一下；从太监说皇帝是中途变卦去了
梅妃娘娘处分析，也不会是皇帝一时疏
忽，忘记了与她有百花亭之约。合理的推
断只能是皇帝不再那么看重她了，与她
争宠的梅妃娘娘也许重新获得了皇帝的
宠幸，这恰恰是她最为担心的事情！因为
她明白，她和她整个家族的荣华富贵甚
至身家性命，都要靠皇帝对她的宠幸来
维系，她害怕自己一旦失宠，将给自己和
家族带来悲剧命运，所以她需要借酒浇
愁，掩饰自己的尴尬和失意，缓解精神上
的巨大压力。她命太监和宫女轮番给自
己敬酒，很快便有了醉意，仍然比划着要
裴力士去取酒。裴力士表示怕让娘娘“喝
大发了”“吃罪不起”，她就“呀呀啐”，打
了他三个嘴巴。然后她又示意高力士去
请皇上，高力士无奈，只得实话相告：“我
请万岁爷上这儿来，梅娘娘定有气，那不
是碰倒了醋坛子了吗？”此时的贵妃真有
些把持不住了，她不仅舞动水袖打了高
力士，还抢了他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凤冠
上，学皇上走路的样子。这些细致入微的
表演，生动地刻画了贵妃从苦闷彷徨到
沉醉失态的过程。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她
在醉酒之后，头脑反倒“清醒”了，明白过
去自以为“六宫粉黛三千众，三千宠爱一
身专”是在“梦里”，是“酒不醉人人自
醉”；现实是皇帝一旦无情，就会“明夸暗
弃”，说不定什么时候，皇帝就会和她“两
分离”，这怎不教她“酒入愁肠人更愁”
呢！

无人敢替她去请皇上，也无人肯再
为她献酒，贵妃终于绝望了。高、裴二太
监趁机“诓驾”，她只得起驾回宫。身子摇
摇晃晃，步履踉踉跄跄，口中唱着[四平
调 ]：“去也，去也，回宫去也。恼恨李三
郎，竟自将我撇，撇得我捱长夜。只落得
冷清清独自回宫去也！”一咏三叹，充分
显示出她此时的孤独和凄凉，与她刚上
场时自我欣赏、洋洋自得的情景形成极
大的反差。其实，让一个封建帝王钟情于
一个女人是绝无可能的事，贵妃抱这样
的期望不过是幻想。此情此景让观众不
由得感叹：原来贵妃娘娘也要面对世态
炎凉、人情冷暖啊！

(本文作者著有《京剧优秀剧目欣
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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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园漫笔】

酒不醉人

人自醉
□王庆新

耳光【若有所思】

□常跃强

耳光有功有过，不能一概而论。但要讲耳光的作用，依我看，没有比薄熙来打王立军的那
一记耳光作用再大的了。

打人别打脸，说长别揭短。
这话是有道理的。俗话说：脸面
值千金。打别人的耳光是让一
个人蒙受极大的羞辱。所以，不
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
是不能打人家的耳光的。一旦
一个人打了另一个人的耳光，
若是遇上一个血性人，他会跟
你拼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大跃
进”了一阵子，接着就是全国大
挨饿，我们家乡饿死了不少人。
那时候为了度过灾荒年，队里
种了不少地瓜，地瓜收了之后，
常常会有地瓜根断落在地瓜窝
里，这些地瓜根往往会扎得很
深，在深处结一个或两个甚至
三个大地瓜。于是，一些半大孩
子及一些妇女就到地里去翻地
瓜。有一回，我们邻村有两个孩
子几乎同时翻出了一条粗根，
当时，两个孩子的眼睛都亮了，
都说这条粗根是自己先刨出来
的。两个半大孩子互不相让，于
是就吵骂起来，你一句我一句，
谁也不让谁，末了把祖宗八代
都骂上了。这时，一个孩子急
了，扑上去就打了另一个孩子
一耳光。另一个孩子恼了，抡起
手中的三齿镢，照着对方的脑
袋就砸了下去。镢头砸在头顶
上，脑袋被砸烂了，流了很多
血，连脑浆都流出来了，当医生
赶到的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断
气。人命关天，酿成了一场悲

剧。打死人的孩子被送去劳教，
两家自此结下了死仇。

打耳光可以使人失掉性
命，但打耳光也可以救人的性
命，这也是确确实实的事情。据
说有两个登山队员在完成了登
顶的壮举之后，满怀豪情，高高
兴兴地回返大本营。不料，中途
突遇暴风雪，寒气袭人，寸步难
行。幸好有个山洞可以避难。入
夜，温度再次急剧下降。残酷的
事实摆在面前，如果坐下来打
个盹儿，马上就能冻成冰棍！怎
么办呢？两个人决定，对面站
立，轮流扇对方耳光。刚要合
眼，一个耳光扇在脸上，精神为
之一振，困意随之消除。这样循
环往复，终于熬过了这一夜，日
出后安全归来。

生命诚可贵。两个队员靠
着互打耳光挽救了生命，实在
太聪明了！这表明，在特殊情况
下，耳光也能够发挥它的特殊
作用。

耳光的特殊作用很多，在
《儒林外史》中，这耳光还起到
了除疯癫的作用呢！连考多年，
直到50多岁时，范进才中了举
人，高喊一声：我中了！喜极而
疯。有人说这是痰迷心窍，需要
他平日最怕的人打个耳光，才
能清醒过来。在众人的极力劝
导下，他的岳父胡屠户才终于
鼓起勇气，打了范进一个耳光。
杀猪的手掌打在书生的脸上，

那分量想必不轻，不过，那效果
却也是立竿见影，范进的疯癫
病立即好了，胡屠户功德无量！
但因打了文曲星，手脖子有些
隐隐作疼，于是赶紧从药店里
买了一贴膏药，贴在手脖子上。

耳光的作用五花八门，不
仅可以治病救命，有时还有驯
夫的作用！据说一位传记作者
就爆出了一则希拉里的驯夫轶
事。书中提到，在克林顿爆发绯
闻案时，希拉里对克林顿骂尽
脏话，还动了粗，赏了花心老公
一记响亮的耳光。一腔怒火，咬
碎牙的愤恨，全凝聚在这一记
耳光里了，竟把总统的脸都打
肿了。当总统走出卧室时，他的
幕僚们都看见了，只是假装视
而不见。这耳光的作用可不小，
正是这耳光起了消气的作用，
才避免了婚姻的破裂，才有今
天我们见到的白头偕老。

希拉里是驯夫，而我看到
的一幕，则是一位妻子教训小
三。那是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我和妻子散步回来，经过英雄
山下的广场，无意中看见有一
对男女在休闲的连椅上相偎相
依，十分甜蜜。这个见得多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从
大松树后面的黑影里，跳出来
一个人高马大的妇女，直奔向
那一对男女。在那个女孩还没
反应过来的时候，她一把揪住
了那女孩的头发，只听“啪”一

声，一个清脆而响亮的耳光就
打在了那个女孩的脸上。这一
个耳光可打得不轻，那分贝很
高，在夜里，听得十分清楚，我
想女孩那腮帮子肯定会肿好几
天。后来就争吵起来，女孩反复
地在表白：我从来就没有在乎
过他！男人把她们两个拉开。那
个女孩默默地走了，我和妻子
也走了，妻子说：这打了也就打
了，没处讲道理去——— 谁让她
自轻自贱哩！我说：这用北京话
说——— 这丫不找着挨抽吗？！但
愿这一记耳光能把她打得清醒
过来……

耳光有功有过，不能一概
而论。但要讲耳光的作用，依我
看，没有比薄熙来打王立军的
那一记耳光作用再大的了。这
一记响亮的耳光作为导火索，
起到了薄熙来自我暴露的作
用，当那一掌落下时，一个大老
虎就露出了原形——— 一个政治
上的伪君子的嘴脸！你看薄熙
来，那可真是口蜜腹剑善于伪
装呀，唱红歌，打黑，搞政绩，变
着法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揭开他的
画皮，哎哟，竟是那么肮脏的一
个人物。这样的人若是掌握了
领导权，他还不得把我们带进
万劫不复的深渊呀！现在他自
我暴露了，很好很好，这真是国
之大幸、党之大幸、民之大幸呀！

(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

西藏啊西藏……【简看西藏】

□简默

从我幼时的露天电影开始，到我站在中年的门槛间，神秘、神奇和神圣的西藏，终
于三位结合为一个真实全面的西藏。

记不清是从何时开始，也
许是在读小学时，我对西藏充
满了好奇。当时，了解西藏的唯
一途径是露天电影，而看过的
与西藏有关的唯一影片是《农
奴》。犹记得其中一些情节，残
忍、野蛮、血腥，不可思议。我在
悬挂于天与地之间的黑白幕布
上，开始了关于西藏的启蒙。

那时，我认为西藏是一个
十分遥远的地方。在我的想象
中，她是一朵没有根的白云，一
阵风吹来，向西流浪；又一阵风
吹来，继续向西漂泊，一直朝着
西走啊走，到了天边，仍未扎下
根，仿佛随时准备着拔足上路。

渐渐地，我读了中学，对西
藏的了解多了起来，她的屋脊
似的身高，她的热情似火的阳
光，她的冷冽如神话的冰雪，等
等。她是一个复杂性格组合的
巨人，自然界所有的秉性集中
于她一身，她有足够的宽广和
伟岸，能够坦然接受和容纳这
一切。这些性格是如此矛盾、如
此乖张、如此荒谬，如果它们在
一个真正的人身上，那么，这个
人一定交织着四季混乱、晨昏
颠倒的神经质，最后的结局也
只有像尼采一样疯掉。但在她
身上，却像一管万花筒，交替旋
转出的是大千神奇气象。

初识了她的神奇，我仍未
动过走近她的念头。究其原因，
还是认为她太远了。我低估和
忽略了飞机，我甚至怀疑这只
金属的大鸟，能不能一路向西
飞啊飞，像长翅膀的雷震子，追
赶上那朵叫西藏的云？

我听到了流行如风的《阿
姐鼓》和《回到拉萨》。它们都是
聚散如烟的往事，绵绵着梦呓
的气息，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

直到青藏铁路开通。
我忽地觉得，西藏离我近

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
我最信赖的仍是火车，我对它
怀有一种迷醉似的感情。两条
一眼望不到边的铁轨，像是两
根轿杆，抬起一顶长长的轿子，

轿里坐着、站着生猛活鲜的我
们，最底下铺展开来裸露着胸
膛的大地，不时地矗立起挺直
腰杆伸长臂膀的桥梁。现在，火
车们像一条条溪流，从南方北
方不同的城市出发，最终归入
大海似的青藏铁路，穿引起一
条飘逸升腾的哈达。我油然生
了去西藏的心思。

去年八月立秋后，我随山
东作家交流采风团第一次入
藏，往返乘的都是飞机。临行前
一周，负责我们行程的旅行社
发给了我好几页纸，写满了进
藏的注意事项。我不敢怠慢，心
里也着实有些打鼓，前所未曾
体验过的高原反应，像一朵乌
云，盘桓在我的脑海中。我按照
要求买了墨镜、唇膏和防晒霜，
还对照着开列的清单，买了一
大堆药，它们几乎对应着我身
体的各个器官，以备器官们在
遭遇高原反应压迫时奋起反
抗。那种叫红景天的中草药，像
是自树桩上横切下来的，却缩
微到了一元硬币大小，也没有
年轮，乍闻上去有股淡淡的香
味，待煮开了却散发着香皂水
的气息。因为它被无限放大的
功能，我一边皱着眉头，一边一
碗一碗地咕嘟咕嘟喝着。

旅行社为了缓解我们的高
原反应，有意选择了由林芝入
藏，这是一条阶梯式的线路。但
来自平原的我们，日常生活在
海拔几十米，偶尔打量的是海
拔五六百米的山冈，此刻，从万
米高空甫一落地，脚下踩的就
是2950米的海拔，的确像做梦一
样。在林芝，只要你不做剧烈的
运动，高原反应只会在不远处
看着你，却拿你没办法。我们住
的宾馆没有电梯，我提着行李
箱上到二楼，感觉得到心跳加
快，气喘吁吁。

随后去拉萨，经过海拔5013

米的米拉山口时，窥伺已久的
高原反应像凶猛的藏獒，倏地
扑了上来，扭住了我。我像迈着
太空步，跌跌撞撞，大口喘着粗
气，双耳轰鸣不止，上下牙齿打
着寒战，吐不出只言片语。

此后它化做一汪水，潜伏
在我身体内，稍有不如意，便流
动开来，裹挟着头晕加头痛，我
的太阳穴突突地擂起了战鼓，
烦躁不安的鼓点一路追随着
我，直到我彻底离开西藏。

我却看见了西藏神圣的一
面，这一面像一袭藏装的里子，
不进入西藏，你是难以体验得
到的，它在每一座雪山的褶皱

里，在每一条冰川的沟回里，在
每一汪湖泊的心跳里。作为国
土的西藏，它当然是神圣的。但
我抛却了它的地理意义，而选
择了它的精神能指与所指，它
在每一座寺庙里，在每一条转
经道上，在每一个藏胞心中。

至此，从我幼时的露天电
影开始，到我站在中年的门槛
间，神秘、神奇和神圣的西藏，
终于三位结合为一个真实全面
的西藏。

我曾经固执地认为，像西
藏这样的地方，我一生至多去
一次。记得上次高原反应的间
隙，同行者中不止仨人跟我说
过再也不敢来了，这当中也许
有我。谁记得呢？

这一次，我又来了，距上次
不足半年。

同行者中有人说，去西藏
是一种病，一种无药可治的病。

我说，去西藏是听从内心
的召唤，永远带着初恋的冲动
上路。

在以后的时光里，我也许
还将N次去西藏，因此，我将

“……”铺向未来，投问西藏。
西藏啊西藏……

（本文作者为散文家、枣庄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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